
1 423万元由个人进行国债交易，将其余的 500 万元存入一

信托投资公司。此案查获时此资金本息共计达2 005万元。

1997 年 4 月，陈洪喜擅自以经调司名义用账外资金购买 500

万元凭证式国债，并于1999 年 8 月将这笔到期国债先后兑

换成 664 万元现金，部分假借他人名义存入银行，部分存入

自己的私人信用卡和存折。陈洪喜还于 1997 年将企业处存

储在一信托投资公司获取的高额利息 477 万元私自转移、隐

匿。以上陈洪喜隐匿、转移、贪污国家资金共计3 146万元。

调查中还发现陈洪喜 1998 年 6 月起挪用30 万元公款购买住

房，挪用 80 万元公款为自己和他人注册私人公司等问题。

△  据2000 年11月13 日《文汇报》报道：11 日凌晨6

时许，一群检察、公安干警紧张地忙碌在安静的虹桥国际机

场入境到达大厅，为一场特殊的行动作准备。7 时 40 分，

从泰国飞来的东航 548 次航班抵达，一名身穿灰色夹克、蓝

色长裤的男子刚一跨出机舱，即被早已守候在此的上海、新

疆检察、公安人员不动声色地“请”到一边。至此，这名挪

用公款上亿元，潜逃境外已一年的犯罪嫌疑人在沪、新两地

司法机关的共同努力下被抓获。这一自称范国祥的旅客，真

实身份为新疆某国家机关计财处副处长，今年 35 岁。1995

年至1998 年，该疑犯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挪用其经管

的单位基建资金近亿元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一年前，犯罪

嫌疑人察觉到自己的犯罪活动即将败露，便携公款百万元，

购买假护照潜逃出境，先后流窜于欧洲及东南亚等多国。

2000 年 2 月，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检察院对其立案

后，通过多方侦查，了解到疑犯在外经济拮据，将在近期回

国筹款继续潜逃。11 月 9 日，新疆检方得知疑犯将在 11 日

自泰国回国抵沪的消息后，马上致电上海市检察院请求协助

抓捕。市院领导十分重视，指示反贪局全力配合。反贪局即

与市公安局、虹桥机场公安、边防、安检等部门联系，研究

制定出详尽的行动计划。当天下午 4 时，该犯罪嫌疑人与另

一同案犯由沪、新两地检察干警押解返疆。

△  据2000 年10 月 19 日《法制文萃报》报道：原葛洲

坝集团澜沧江施工局总会计师沈红云（正处级），为谋取个

人私利，造成国家1 200万元的巨额经济损失。10 月 9 日，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葛洲坝法庭一审判处被告人沈红云有期

徒刑十三年。经审理查明，1995 年，沈红云通过云南省某

银行财会部主任朱某介绍，结识了朱的未婚夫、昆明万昌实

业公司总经理姚某。双方接触中，沈有意将漫湾施工局（澜

沧江施工局前称）的存款委托贷款，以获得高额回报。1996

年2 月，沈将该局的 800 万元资金通过昆明某投资公司委托

贷给万昌公司使用，期限一年，1997 年 1 月，姚因挪用公

款被逮捕，姚所在的公司无力偿还此款，造成漫湾施工局

800 万元资金无法收回。庭审同时查明，1996 年 2 月，姚第

二次与沈预谋再次贷款，当年 6 月 18 日，沈将该局的 500

万元借给姚所在的公司，到期后，仅归还了 100 万元，其余

400 万元至今未归还。法庭认为，沈红云的行为构成了玩忽

职守罪和挪用公款罪。

△  据2000 年 11 月14 日《文汇报》报道：上海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日前公开审判了一起 6 次使用“飞单”诈骗、涉

案金额达1 700万元的案件。该案被告人潘红武被捕前担任

了3 家公司的经理、法定代表人。1997 年 8 月，为归还即

将到期的 300 万元借款，潘多次与某银行信贷员程钢等人预

谋作案。同年 9 月，潘假装帮银行拉存款“托盘子”，以高

额利息为诱饵，骗得某公司总经理顾某落入圈套。当顾某和

财务人员携带 500 万元人民币本票和有关印鉴章，随潘前往

该银行存款时，程钢早已在银行营业大厅会客室接待，并出

示工作证。顾一看无疑，便取出 500 万元本票背书后交给了

程去办存款手续。之后，程将潘事先伪造好的银行开户证实

书交给了他们。其实，骗来的本票当日即被潘解入其经营的

公司账户，用于归还借款本息和经营等。500 万元从天而

降，尝到甜头的潘红武此后一再施行这种俗称“飞单”的骗

术诈骗，屡屡得手。1998 年 9 月 9 日，潘与某农行营业部

信贷员周小平合谋，再次使用“飞单”作案，骗得某宾馆一

张1 000万元的本票。9 月 10 日，该宾馆财务部经理梅某向

总经理汇报潘给其好处费 2.5 万元人民币一事，总经理遂觉

有诈，经查询，果然发现资金被骗，便立即向上海铁路公安

局报案。当天下午，潘、周被抓获归案。自感法网难逃的程

钢次日主动投案。3 名罪犯供认采用相同的方法共行骗 6

次，涉案金额共计1 700万元。经审理，潘红武的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鉴于归案后有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等立功表现，并

自行供认犯罪事实，其家属能积极退赔，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2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程钢

和周小平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帮助实施诈骗犯罪，鉴于两人

有应当从轻和减轻情节，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和 7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和3 万元。

△  据 2001 年 1 月 18 日《中国图书商报》报道：震惊

全国出版界的湖南省新华书店系列贪污案侦破、审理工作有

了结果。挪用公款炒股的原省新华书店财务科长刘彻，因涉

嫌贪污，于2000 年6 月28 日被逮捕。11 月 21 日，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刘彻利用职务便利，

侵吞公款1 254万余元为个人炒股，致使1 194万元公款未追

回，其行为构成贪污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2000 年 12 月 13 日，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原省新华书店总经理颜长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与颜长庚一同受审的还有其子颜铭和其

妻吴金莲。检察机关指控，颜长庚利用其担任省新华书店总

经理及湖南书城工程指挥部指挥长之便，自 1997 年 1 月至

2000 年 3 月，单独或伙同其子颜铭及儿媳（另案处理）从

北京泛华公司、省建工集团三公司、省消防器材公司等单位

有关人员处收受钱物，共涉嫌受贿人民币 75.45 万余元，赃

款赃物价值人民币 79.19 万余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力终身。原省新华书店动力设备部主任常松友因涉

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7.2 万余元，收受好处费 10.18 万

元等，被判有期徒刑 8 年。

河北第一贪落网记

1999 年夏，我初次见到这对夫妻时，他俩已被沧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番见面，令我获得两个直观印象——这夫妻俩都是精

明人儿，活得正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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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俩是如何携手走向末路的呢？

李晓路生意赔了，向杨淑华求援

14 年前，他俩在沧州财贸学校同班就读，都担任学生

干部。李晓路看杨淑华，开朗、热情；杨淑华看李晓路，豪

爽、殷勤。小一岁的李晓路紧追不舍，两情相悦，结成姻

缘。1986 年，二人都到任丘市的银行里从事专业工作，收

入不菲。

生活已向小俩口展示出亮丽的前景，在工商银行供职的

李晓路偏偏起了歪心思，1989 年，他运用手中芝麻大点权

力，左挤右挤，硬从一位客户那里挤来数千元。高兴了没几

天，风闻任丘市人民检察院正调查此事，他立刻如坐针毡，

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跑去自首。

后来，李晓路并未被送上法庭，不是金钱或人情起作用

的结果，而是由于他能主动自首，加之受贿数额不太大，故

被免予起诉，从此背上个留用察看的行政处分。

李晓路觉得，自己栽跟头的根子就在于那位行贿的客户

做了证，把他给证住了。所以，他使起性子来，就去当面质

问：“你给我塞了钱，为啥又向检察院指证我？”那客户反唇

相讥：“那钱是你找我要的，我敢不给吗？你若有钱，还找

我要什么？”李晓路被噎住了，半晌作不得声。

沉寂了几年，李晓路下决心将味同鸡肋的公职丢到一

旁，于1993 年停薪留职自办“任丘市华路经贸公司”，要搏

它个盆满钵满。

李晓路好大喜功，一下海就呛了水，贷款搭进去了，借

款搭进去了，咬着牙又向亲戚借了十几万元，孤注一掷，连

个水花也没见着。

几乎溺毙的李晓路连连向杨淑华伸手：你是我的妻，你

怎能不帮我呢？

杨淑华出手了，1500 万仍没填满那个黑洞

杨淑华在人民银行任丘市支行会计科担任联行复核员，

兼管对账、综合工作，这是一个“最后把关”的岗位，十分

重要。此时的她，经过八年努力，已成为支行内的业务尖

子、联行高手，洞悉积弊，捣起鬼来既有条件又有办法。

1994 年1 月11 日，她赫然出手，私填一张50 万元的报

单，通过票据交换转往设在某信用社的账户上，用于归还华

路公司部分贷款。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这年2 月，她在一张

报单上凭空硬性加数，又将 500 万元捞进自己囊中……

1994 年春节前，杨淑华携盗取到手的 140 万元联行资

金（汇票）远赴包头，订合同购进 300 吨线材，转手倒卖，

企图牟利。然而，正是这批线材，至今还有一多半货款未能

收回，损失巨大。

有钱了，杨淑华添置了一堆衣服、首饰，但不太敢穿

戴，只放在家里过过瘾，平日仍以朴素形象示人。有钱了，

李晓路添置了两部高级轿车，对外声称正在东北做边贸生

意，摆起大款架式，结交一帮形形色色的朋友，日夜宴饮，

糟蹋了不少钱。背着杨淑华，他花心怒放，号称“天天当新

郎”。

折腾来折腾去，华路公司还是没赚到钱，大量货款无法

收回，资金一批又一批沉淀下来。杨淑华并不缺乏基本的判

断力，盗取的联行资金已达1 500万元之巨，她深知这意味

着什么。

杨淑华随时担心头顶的天塌下来

由于银行每到月底、年终都必须查账、对账，她要维持

账面平衡、账卡相符的假相，就得多方设法精心遮掩。这就

形成一种倒计时效果，每个月，时间如同一面实实在在的墙

壁，由远及近，对着身处窄巷中的她隆隆推进。她必须在被

这面墙挤扁以前，从墙体上找到缝隙（内部的漏洞、他人的

疏忽），挣扎着爬过去。只要她有一次没做好，那么这场

“游戏”就会以她的粉身碎骨而告彻底结束。

为抵御无边的恐惧，她求风水先生画了两道平安符，放

到枕头下边。

为求上苍保佑，她在家里摆起香炉，每日焚上三柱香。

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不失招，她攻读《厚黑孙子

兵法》，刻意磨炼面厚心黑的功夫，写下这样的文字——

必要时要有颠倒黑白的意念，有没有道理不重要。有了

激烈的邪恶心理就能打败任何人。表面上不争名利，私底下

努力钻营。

探询法律不周祥的漏洞，以一生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男人更残酷的是女人！

为预知吉凶，她研究《占卜术》，拜访算命先生，叹息

“钱厚命薄”。

守着1 500万元的大洞，这个铁心捞钱的战斗组终于起

了内讧。

她恨他无能，抓不来钱，让她饱受煎熬。他恨她催命，

喋喋不休，搅了他眠花宿柳的好兴致。

从动口到动手，内战逐步升级。

当然，这类“节目”都是先关严门窗才开演的，邻居虽

能隐约听见吵骂声，终不知其详。

吵够了，打累了，夫妻二人便各踞屋子一角，互相恨恨

地瞪着。你不再是我眼中的西施，我也不再是你眼中的潘

安，似水柔情付诸东流，惟有苦涩常驻心头。

对她来说，上班已具有保命的意义。为了牢牢占住复核

员岗位，她竭力表现积极，早出晚归，勤勉工作。同事小聚

时她争先付账，一来二去，还真结下些人缘。

夫妻双双出逃，在东北落入法网

1997 年 6月 3 日傍晚，杨淑华跑进家门，告诉李晓路：

“今天对账，少了1 500万，行长专门找我追问，要求明天务

必查清原因。”李晓路如同触了电，“噌”地蹿起来。

四目相望，各自从对方眼中读到一个字，“走！”

保定火车站。俩人缩在角落里，遥望灯火通明的售票大

厅，迟疑再三，终不敢上前购票。为躲避追捕，李晓路发了

发狠，掏出6 000元，包下一辆出租车，直驶数千公里外的

哈尔滨。

辗转寻觅一番，二人终于在沈阳找到稳妥的落脚点。

出逃仓促，只带了 3.8 万元现金，坐吃山空，甚觉窘

困。杨淑华虽是会计行当的行家里手，不敢去应聘谋职。李

晓路这几年吹吹拍拍的本领长进不少，眼下已全无用武之

地。既要吃饭，又要保命。李晓路每天在小院里闲坐，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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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房东的孩子辅导算术，借机蹭顿饭吃。他指点加减乘除时

还带着大款的架式，抽的烟却由“万宝路”变成了杂牌子。

杨淑华不停地打毛衣，打完一件就抱到巷口的毛衣摊交活

儿，换几十元加工费。

自从踏上逃亡路，往日那一大堆虚虚实实的交情就都放

下了，惟有骨肉之情放不下，越想越牵挂。婚后，她生了一

个女儿，夫妻俩乐呵呵的；孩子稍大，发现心智平平，二人

相对怅然。本来有心再添一个，可自从她动手捣腾假账，就

再也不敢存这个念头了，因为一旦怀孕、生产、休假，就得

离岗。把账目交出去，那不等于把命送出去吗？

女儿已经十来岁了，久不在父母身边，如今可好？平时

她俩都忙，对女儿照顾得少，此时想补偿都来不及了。好几

次，杨淑华忍不住想去找个公用电话，打回老家，听一听孩

子的声音，被李晓路扯住胳膊，只好算了。

杨淑华的脸比较有特点，线条分明，加上身材匀称，走

在街上回头率比较高。回头率越高，被看清、被认出的可能

性就越大，这成了她的心病。

整容得花不少钱，两口子咕嘀了好几天，最后是这么打

算的：保命要紧，必须整容，尽量节俭，花费以千元为限。

夜幕四合，寒星闪烁，杨淑华眼里闪着泪花，悄悄向一

家地处偏僻的美容店走去，在这里，她纹了眉，割了双眼

皮，垫高了腮部。

数日后，对镜端详，往日俊俏的容颜不见了，代之以一

张平淡的脸。顾影自怜，双泪长流。人为财死，她深深感到

自己是多么地可怜可卑。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这首儿歌，她给

女儿念过无数遍，可如今，她觉得自己就变成了那样一只

鼠，无奈，无奈……

1997 年 12 月，杨淑华、李晓路在东北落入法网。亲手

抓获他们的，正是 8 年前查办李晓路受贿案的检察官，这或

许也算是天意吧。

在押期间她问得最多的一个

话题就是“我死得了不？”

警车沿着他俩 200 天前出逃时的路线疾驰，昼夜兼程，

渐近任丘市地界。上万市民正翘首以待，杨淑华闻知，心有

所动，请求给她一点时间，然后描一描眉，涂一涂唇，扑一

扑粉，梳一梳头发，再换下臃肿的旧衣裳，穿上一件崭新的

红色羊绒大衣，力图在家乡人面前展示一个光鲜的形象。

这就是杨淑华的性格，无论多少狼狈，明面儿上都不肯

让人取笑。

杨淑华贪污案是中国人民银行系统最大的贪污案之一，

1997 年河北省金融系统第一大案。虽经全力追缴，至今尚

有 892 万元赃款无法收回。一审下来，夫妻双双以贪污罪被

判处死刑。

这么精明的女子，怎会不爱惜粉颈上的头颅？在押期

间，她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死得了不？”怎奈罪孽深

重，惟有立功才可能捡回一条命。在法律指引下，杨淑华愿

意走立功赎罪之路，尽力检举了一起刑事案件，但经查证不

属实。实际上，她已没有多少可供立功的资本。本来她是有

这个资本的，假如东窗事发时她能主动投案自首，彻底交待

罪行，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追赃……

然而，那样明智的做法并不符合她的基本性格，否则她

也就不会成为河北第一贪了。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杨淑华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窃取巨额联行资金，其手段虽然客观上无法永久性消灭

一个财务指标，但可以掩盖其非法占有的事实。杨在案发前

三年多未归还过任何款项，期间返回其丈夫李晓路账户资金

200 万元左右，亦不用于归还联行，可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

占有的故意，其行为构成贪污罪，系主犯。李、杨均系银行

职员又是夫妻关系，李晓路从怀疑到确认杨提供的资金是窃

取的联行资金，并为杨提供转款账户，积极配合，使用这些

资金从事钢材等买卖，历时三年多未有过任何归还行为，主

观上具有与杨共同的故意，案发后与杨合谋潜逃，构成贪污

罪的共犯。杨上诉提出揭发他人犯罪，经侦查机关查证不属

实。

终审对杨淑华维持死刑判决。考虑到李晓路在该案中的

地位和作用，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故改判为死缓。

杨淑华枕头下放着一双鞋垫，

那是为女儿缝的

悠悠35 载，她在人间逞强好胜，结果留下了什么？只

有一个女儿。女儿心智平平，这明明是上天的警示，告诫她

不要太逞强，要知足，要懂得忍耐，而她以前从未理会过。

如今明白了，也晚了。

想一想，她能给女儿留下什么？家中除去用赃款购置的

物品（已被依法收缴），真正属于她和李晓路个人所有的财

物实在少得可怜。

她伸出手，轻轻摸一摸枕头下的鞋垫，那是为女儿缝

的，只是未能亲手给女儿试一试，看合不合脚。女儿还有长

长的路要走，她却不能再相携相送了。惟愿女儿走平路，莫

跌跤，不要像妈妈这样，闯到阴阳界上，再也退不回去了。

她多么盼望能给女儿再留点什么，可她还有什么呢？轻

轻抚摩着自己的肌肤，这心脏正年轻，这肾脏挺健康，这眼

球没毛病，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她情愿把这些“零件”统统

预售出去，换成钱，留给她的女人，让女儿少受几分苦，多

尝一点甜。

可又一想，她是“名满燕赵”的女人，她的名气实在太

大了，人都是有忌讳的，谁还肯用她的“零件”呢？

念及这些，她忽然觉得，她留给女儿的不是太少，而是

太多太多了，她仿佛已经看到那情景，她的女儿走到哪里都

会有人在背后指点着：“喏，那就是杨淑华、李晓路的闺女

……”

欲哭无泪。

2000 年5 月 30 日，杨淑华被提出监狱，验明正身。

聆听着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刑事裁定，她

叹息了一声，并未失态。

前后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朝思暮想，为这一天所做的心

理准备何等充分！此时的镇静也许不完全是强装出来的吧。

我上前探问：“杨会计，走到今天这一步，你认为自己

有什么主要的缺点、不足？”她还记得上次见过面，点一下

头，淡淡回答：“我做错了。”又叹息道：“我一开始只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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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一下，唉……晚了。”

我再问：“杨会计，我打算写一写你这段经历，你有什

么想法吗？”她很认真地答道：“希望你客观地写，不要丑化

我。”

她是知识女性，平日读书不少，显然知道记者手中笔杆

子的厉害，毁誉往往在只言片语中凸显。她是心有牵挂，才

特意嘱咐。

台下黑压压一片，都是任丘市的老百姓，个个张大嘴，

瞪大好奇的眼睛，盯着这对名声远扬的夫妇。

人群中还有一批人，来自金融部门，来自人民银行任丘

支行，甚至就来自她供职的会计科。如今，一些人正津津有

味地望着她这个能耐人儿，希望看到她软成一滩泥的模样，

好在中午小聚时痛痛快快多喝几杯。她偏不让这些人得意，

她尽量站直些，不给某些老对手留下取笑的空间。

为了一切的一切，她要挺到底。

艳阳高照，观者如潮，卡车徐徐开进。忽然，一个女孩

儿出现在车前，那是杨淑华的女儿。一直面无表情的杨淑华

看到了女儿，她上身前倾，大声呼唤女儿的小名，眼中顿时

浸满泪水。

一眨眼工夫，叫着“妈妈”的女孩便被奔跑的人流卷得

不见了踪影。杨淑华失魂落魄地四下张望，喃喃自语：“孩

子呢？孩子呢？”头发也披散到脸上。

她没能挺到底。

（2000 年 9 月25 日《北京青年》周刊）

为情妇贪污挪用 310 万元

孙伟，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有着 20 年工龄的财会人员，

一个有着漂亮妻子的丈夫和可爱女儿的父亲，仅仅为了一个

女人，不惜铤而走险，将本单位310 万元公款一卷而走。

日前，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高级人民

法院裁定，孙伟因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

徒刑20 年。这一判决，终于给他过腻了的而失去后才知可

贵的平常人的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

北京有妻  东北有妾

孙伟从小在东北长大，工作几年后又想办法调入北京。

他做过银行职员、公司出纳，后来又在某中央国家机关担任

会计，无论在哪儿工作，都与钱打交道。可能是见得多了

吧，孙伟还真有一种大款的派头，“有钱就有一切”对他来

说，不仅是说说而已，他还能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几年前，他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东北女小楠。

他们的关系发展很快，从相识、相知到如胶似漆，孙伟为结

识这样一位相好而怡然自得。为了和小楠永久保持这种关

系，孙伟在长春买了一套住房，配置了家具，过起了北京有

妻、东北有妾的日子。由于孙伟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他怕自

己回北京后小楠寂寞，就投资在长春开了一家足底按摩中

心，由小楠负责，并让自己的姐夫帮助照应着。

孙伟家在北京，人在北京，可他的心却在长春。因为那

里不仅有他的足底按摩中心，还有一个让他乐不思蜀的情

妇。于是，孙伟这个国家干部，隔三差五就要坐飞机去一趟

长春，过一过有别于普通人的日子。

1999 年孙伟回长春过春节，由于政府规定不许进行足

底按摩等经营项目，他的足道城再也无法经营下去了。为了

使情妇与自己的消费有保证，他必须想方设法寻找新的经营

项目，汽车俱乐部、花木公司等，他全都想到了，可无论干

什么，都得有钱呀。孙伟说话了：“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310 万公款神秘失踪

孙伟回到北京后，一直想办法实现他在长春的承诺：

“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当时的孙伟虽然已经被单位派到某

大学脱产进修，但是工作一直没有交接，还主管财务工作兼

会计，因此，他有空还回单位看看。

1999 年3 月 4 日，孙伟利用学习的空闲时间回到单位。

那天，他看到出纳员王某没有在办公室，她的柜子里放着三

本支票，一直想办法搞钱的孙伟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因

为他早已算计好了，财务印鉴一直用着自己的名字，自己又

在外边学习，如果单位发现钱被冒领了也不会怀疑到自己头

上。“聪明”的孙伟趁出纳员不在屋子的时候，从那三本支

票中抽出了三张空白支票。3 月 8 日，孙伟又溜回单位，看

到出纳办公室没有人，他马上就又盖了单位的公章，盖章的

同时，又在一张支票上打印上了 310 万元的金额，收款单位

填的是他在长春一位朋友的公司。随后亲自到银行办理汇款

手续，银行工作人员让他在支票背面填上背书。孙伟这个老

练的财会人员虽不情愿，但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面前，他也就

只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99 年3 月17 日，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当孙伟所在

单位出纳员王某拿过银行对账单看时，立刻被一笔 310 万元

的公款支出惊呆了。王某的记忆立刻飞速地搜寻着、疑问

着：自己这样一个小单位，怎么会有这么大笔的款项支出

呢？更何况会计孙伟外出学习，自己一个人在财务，也不知

道有这笔支出款呀？王某越想越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她马上

向领导做了汇报。

局领导一听这事非常着急，马上与银行联系，查寻是不

是银行把对账单搞错了。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银行的对账

单没有一点问题。看来，这笔巨款肯定是被人取走了。事不

宜迟，他们火速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报案。检察院接到

报案后，立即组成办案组，开始了对案件的侦查。

带着情妇疯狂购物

检察官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和调查，从种种迹象判断，案

件一定是内部人所为。于是，反贪侦查组拟定了作战方案：

一是要稳定发案单位人员的情绪，不能走露风声；二是到发

案单位秘密调查哪些人与财务接触比较多，并想办法让他们

亲笔写一些字，以便鉴定；三是派人去银行查看提取现金的

支票，支票背面有提款人亲笔写的背书，将其笔迹取回；四

是把获取的笔迹与支票送到笔迹鉴定部门进行确认，看谁的

笔迹与支票背书的笔迹相同。

正如检察官的判断，笔迹鉴定结论证明，支票背书上的

字，正是已经脱产学习的该局会计孙伟。

检察官立刻兵分两路：传唤孙伟，到长春查证巨款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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